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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杜鳴乾懷著棧單，出了官銀行，且不回轉藥房，先到富國保險公司，尋他老弟默士。恰巧默士出外兜生意去了，鳴乾不便直接

去見如海，只得同一個專管保險單的王先生接頭。鳴幹道：「有一批交易，作成貴公司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事。請

問保什麼所在？」鳴乾說：「就是官銀行的棧房，現有細賬一張，須做七份保單，每張六萬兩，總數四十二萬銀子。」王先生接賬

一看，說：「哦，原來是煙土，怪道有這般大的數目。現在這種買賣，倒很可做得，足下可謂善於理財了。」鳴乾笑道：「理財果

然理財，不過理的不是大財，卻是一種小財。我本行原是藥房生意，新近認得了幾個土客人，替你們兜來這一批保險交易，別的不

打緊，先問你有多少回扣？有一家公司答應我七折扣頭，我沒肯給他們做。你若能給我七折之外，再打一個九扣，我就讓你們做，

不然你舊作成那一家公司去了。」　　王先生算了一算道：「這官銀行棧房，雖然也是洋棧，所惜地段落得不好，左右都是機器

廠，照我們章程上，要算二等收費，每年十兩一千，打七折實收七兩銀子，已是極苛刻的了。若再加一個九扣，變了六兩三錢，只

恐交賬不落呢。」鳴幹道：「你要曉得，這批生意數目很大，就將每千六兩三錢算，四十二萬銀子，已有二千六百四十六兩銀子保

費，這種大交易，錯過了豈不可惜。」

　　王先生道：「總數雖大，不過我們保險公司規矩，每一地段，保數都有一定限制，多則十餘萬，少則七八萬，過了限，便要分

給別家公司轉保。同行往來也不過七折九扣，像你這回所來的四十二萬交易，我們自己公司中至多認了十萬，其餘三十二萬必須轉

保出去，這樣豈不是變作白當差了麼！」鳴幹道：「為何一定要轉保呢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這是保險公司老祖宗的傳家秘訣。因一家

保險公司，預備金原不能如他們保單上所印的資本現金若干萬那般充足。然而保戶失事，那賠款卻不能少人家一釐一毫的。但保了

人家的險，決不能保人家不失火，倘若貪做生意，保險之數，超出預備金之外，萬一失了事，交不出賠款，如何了得。而且失火也

決不能限定火神菩薩，每次只燒一處的，故極少也預備同時有三四處失事，賠款能夠當場應付，所以保險公司，有四十萬預備金

的，只能限定每一處保險十萬，五十萬的便是十二萬，多少依此推算，現在本公司股本雖定一百萬，實收只八十萬，內中二十萬划

出來專做押款生意，十足預備金還有六十萬，每處本有十五萬的限制，不過官銀行的棧房，這裡已接過別一保戶五萬平安險，所以

現在只剩得十萬保額了。」

　　鳴乾聽說，暗想不好，這句話如海未曾同我談及，我還以為富國公司一家保的，將來失了火，教默士出去看一趟，自家人辦自

己的事，可以含含糊糊的告報，倘若夾入別的公司派人驗看，到底眼睛鼻子人人有的，真土假土，火燒之後，看雖看不出，氣息也

辨得出，倘若弄穿繃了，偷雞不著失把米，還在其次，倘被保險公司告了一狀，這官司還吃得出頭嗎！所以我現在不保則已，保卻

一定要富國公司獨家接手方好。想了一想，故意搖搖頭說：「你們這種主意，可稱得呆極笨極了。這一定是外國人出的章程，他們

在中國保險公司開得很多，因見中國人，也有開保險公司的，深恐你們中國人幫助中國人，生意被中國公司獨攬了去，外國公司便

沒有交易，因此定出這種章程，教你們中國公司難有大交易，也不能獨接，讓他們均分利益，真正是很惡的主意。可惜你們還執迷

不悟，服服帖帖的去上他們當呢。」

　　王先生道：「那也並沒有一定章程，多保少保，原沒人過問，不過看各家公司經理人的膽量，穩健的自然逾限而止。有些膽潑

的，超出額外，也不時聽得。然而從未聞有人因他保險過額，罰他的銀子，故此生意各家各做，外國公司有時過了額，也分給中國

公司轉保，所以也不能一口說定，外國人給當我們上呢。」　鳴乾微笑道：「豈不聞來而不往，非禮也。這是他們做生意的秘訣，

來了一樁，卻要哄你們十樁，到底仍舊中國人分給外國人的多罷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鳴乾笑道：「如何？我看既然你們

多保了並無罰款，這一筆生意，盡可自己接手，不必再分給別家轉保，雖則你們自己接手，和別家轉保，與我並無關係，其實卻是

我希望你們公司發達，生意做得開拓，因此勸你們不必鑽外國人的圈套。要知保瑜這樁事，實在是毫無交待的。大凡一個人。花了

本錢辦一批貨，或者別的東西，倘若不存心欺詐，誰不想日後賣出，大大的賺一票銀子，那一個肯無緣無故，粗心大意，失火燒

了，放著買賣不做，卻向保險公司要賠款，這是情理上沒有的事。所以要保險者，無非自己安慰自己，倘使不幸失事，本錢還有著

落，分明送幾兩銀子，給保險公司賺了，買自己安心。故此開了保險公司，只愁沒人照顧生意，若有人肯來保險，沒一文不是賺

頭。像我們中國人開保險行，得有你們富國公司今日的局面，著實談何容易。現在外間生意也做開了，有人前來保險，你倒慮著那

外國人所定的不相干的限制，牢牢守住範圍，將好好交易，推給別家，有了錢，自己並非不能賺，卻去照顧旁人，豈不可惜。」說

罷搖頭歎息。王先生聽了，亦頗動容道：「杜先生這片話果然大有道理，所惜我等沒有權柄，這權柄卻在總理協理的手中呢。」

　　鳴幹道：「如此你何不將我這片話，去同總理商議，看來他也一定贊成。你對他說，我這批保險綱，可必須要七折九扣。倘若

還要扣克我的，未免難以為情。」王先生聽說，覺七折九扣，自己也無權解決，不如一併去問總理，看他如何發付？因向鳴幹道：

「請杜先生略坐片刻，讓我去同總理商量，再給你回音如何？」鳴乾答道：「使得。」心中喜不自勝。他一想他們總理，便是如

海，若同如海商量，和與我自己商量有甚分別」

　　暗笑王先生無知，入他彀中。當下王先生走進總理室，見如海正在低頭看報，口中銜著雪茄煙，一手扶頭，眉尖緊皺，頗為出

神，自己不敢驚動，他在他寫字檯邊站定。如海別轉頭見了他，問他何事？王先生便把杜某所介紹的一批大交易，他意欲多打一個

九扣，這生意若是自己能接的，倒大可做得，所惜數目出了額，若要轉出去，就未免合不上算了。照姓杜的意思，他勸我們冒一下

子險，獨家承接，免得利權外溢。聽他的話，也頗有道理，不過我等不敢做主，請總理定奪。如海聽了，暗暗佩服鳴乾細到，他不

肯讓給別家接手，一定防著出事之後，被外人察出破綻。這裡驗著火場的是杜默士，自家人不妨上下其手。他教王先生進來問我，

也是絕好過門，明曉得我決無不肯答應之理。不過他沒想到我若答應下了，這風火便都在我一人身上。將來不出事便罷，出了事，

眾股東一定向我責問的。但這筆保險，也專為出事而來，日後焉有不出事之理。我既已明知，何必故犯，這風險也犯不著再去擔

當。好在公司中，除卻我總理以外，還有一個協理魏文錦，也可做得主，他又是糊糊塗塗，專門同人和調的，聽有利益，決不致發

生阻力，一樣如此，這水晶木梢，也落得讓他去掮掮。主意既定，笑向王先生道：「這件生意，果然做得。不過此事，我也不能做

主，是協理魏先生的權限，你不如照這片話去問他，他教你怎樣，你就怎樣的辦便了。」

　　王先生自進富國公司以來，還是第一次聽得總理先生，說出協理的權限，自己不能做主這句話，心中頗覺納罕，只得出了總理

室，到樓上文錦的一間協理室中。可巧文錦橫在大沙發上瞌，兩眼似閉非閉，頭歪口開，涎流滿腮，形狀好不難看。王先生見了，

又氣又好笑，走到他旁邊，叫了幾聲魏先生，將文錦驚醒，一躍而起，就用袍袖揩乾了口角上的涎沫，朦朧雙眼，問王先生什麼

事？王先生重複將告訴如海的這篇話，對他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總理先生不能做主，須請協理裁奪。」文錦聽總理不能做主的事，

要他裁奪，彷彿加官晉了爵一般，身子頓高二尺，連瞌睡蟲也嚇跑了，一時興致非常，說：「這姓杜的在哪裡呢？請他進來談談何

妨。」這是文錦要在來人面前裝闊，顯顯自己大權在握之意。王先生將鳴乾邀到樓上，文錦原認得他，見了道：「哦，原來是你，

我還道什麼人呢。」

　　鳴乾從前叫慣文錦魏大人，此時不便改口，上前打恭作揖，尊了聲魏大人，文錦招呼他坐下，說：「你好啊！現在貴藥房生意

大約也好得很呢。」鳴幹道：「不敢。藥房生意，不過如此。我在外間還帶著掮掮土，故有一批保險交易，要煩貴公司保險。」文

錦接口道：「就是那四十二萬的保險嗎？適才老王已告訴過我了，本來是不能我們獨家接手的，皆因你的來頭，所以我特別通融，

歸我們獨家擔承。還有那七折九扣，也是瞧你面上，特別減讓一次，下不為例。這是我特許你的利益，要不是我做主，只恐你的舊

東家老海，他也不能答應你呢。」



　　鳴幹起初聽如海將此事推在協理身上，心中暗為納悶，想如海為甚將這極容易的事，推三推四，只消他自己答應一句，王先生

出了保單，百事順利，偏偏要推給不相干的協理魏文錦做主，倘他不肯答應，豈非變作功虧一簣，自己弄自己的頭頸了嗎！此時一

聽文錦這片話，不覺恍然大悟，曉得他是一個混蛋，頭路未清，利害不明，一味胡鬧。如海知他脾氣，有意將這圈兒套在他的頭

上，自己一點不擔風火，好妙主意，果然不愧我的東家。他東伙二人互相欽佩，不露痕跡。文錦還蒙在鼓內，看鳴乾沉吟，自己面

有得色，拍拍他的戶胛，笑道：「何如？你為甚不早一刻來見我，也好省說許多話咧。」鳴乾慌忙稱謝出來，與王先生一同下樓。

一面走，一面對王先生說：「費神你趕快做好保險單，連同收條，一併送到寶善街鄔燕記土棧，當場給你銀票。請你明日飯前一定

要送去的，我在那裡等你，多多有勞，改日請你吃酒。」王先生笑道：「你多賺了這個九扣，理應請我多吃幾次大餐呢。」鳴乾也

笑道：「當然的。」

　　彼此分手，王先生回轉寫字間，攤開大洋簿，留了底，然後再一張張照填保險單。那時默士也回來了，看見賬簿，問道：「這

筆四十二萬的，你想轉多少，給哪幾家呢？」王先生道：「我們公司自己擔承，不轉了。」默士驚道：「不轉嗎？這是誰的主

意？」王先生說：「協理吩咐的。」默士更駭異道：「你為何不問總理呢？」王先生說：「總理自己做主不下，故教我請協理裁

奪。」默士原是聰明人，一聽這句話，曉得內中必有奧妙，即忙改口，問是誰的來頭？王先生說是藥房中姓杜的，據說和你自己人

呢。默士聽了，更為明白。因如海、鳴乾未曾同他說明，自己不便去問破他的，只可冷眼旁觀，如何結局，丟過這邊。

　　再說鳴乾歡歡喜喜的回轉藥房，開鐵箱將棧單藏好，順手帶出一個莊揩，一本聯票簿，是他私人名義，同錢莊往來的，抽開揩

子看看，已有四千多存款，心中非常得意。當即攤開聯票簿，打了張二千六百四十六兩銀子，六天期的支票，又照數開了一張知照

單，夾在揩子內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關照條且慢送去，先問錢老闆要銀子。銀子到手，再將我的支票送往鄔燕記，教老鄔掉一張支

票，付給保險公司，到期時再去關照，彼此斧頭吃著鑿子，鑿子吃著木頭一解都解，各不落空。做生意理該如此，才不冒險呢。」

說時外面喚他聽電話，鳴乾慌忙將莊揩聯票藏好，出來一聽，乃是如海打來的，叫他七點鐘小有天晚飯。鳴乾看時候才只五點半，

又勾當了幾件瑣事，將近七點鐘時分，方換了衣服，前往小有天菜館，會他老闆。

　　如海早已在彼，見了他，笑問事情辦得怎樣了？鳴幹道：「棧單早已掉好，適才來保險，這段事想必你已知道咧，我沒曉得保

險行章程，還有限止，多了便要轉出去，幸虧同王先生閒談說起此事，不然糊糊塗塗的保了，日後准要鬧出亂子。」如海道：「這

是我的疏失，不過我雖然知道有這一個規矩，實因別的事情太多，這些瑣屑，都由他們一班人經手辦的，故我各色慮到，單單漏卻

這一句，沒同你商量，幸虧你足智多謀，哄得姓王的落你圈套，進來同我說，我想我若答應了，一則是我的風火，二則我和你到底

有幾分嫌疑。若不預先撇開，到後來免不得與人一個破綻。橫豎老魏是個糊塗蛋，落得請他掮這個木梢。你走之後，他進來告訴

我，答應這一件事，我有意說他幹得太冒險，他還和我爭了一番，說並不冒險，有生意怎可不做，火神菩薩未必因我冒險之故，有

意同我們作對，單單揀中了這一票燒的。日後股東責問起來，我就可以推頭協理貪做生意，與我不相干了。」

　　鳴乾稱贊道：「東翁這件事，實在辦得獨一無二，再好也沒有。做伙計的五體投地，佩服之至。」如海大笑，喚跑堂的進來，

開了幾樣菜，教鳴乾也點兩樣，鳴乾說：「東翁一人點了就是，做伙計的沒一樣不對胃口的。」如海說：「不興，今兒我專誠請

你，非得你自點他一二色不可。」鳴乾見如海如此敬重他，不便推辭，提筆在手，說：「這裡福建菜館，一隻神仙雞是出名的，我

就點一樣神仙雞罷。」如海道聲好，吩咐跑堂的開一瓶白蘭地酒，親自為鳴乾滿斟一杯。鳴干連稱不敢，賓主二人，開懷暢飲，席

間並不提及那些話，卻引了許多閒言談論。如海說：「看光景眼前時勢不好，只恐大總統要想做皇帝了。」鳴幹道：「何以見

得？」如海道：「你不看報上，說他解散國會，還買囑什麼人提介國體問題，這分明打算取消共和，回復君主，不想做皇帝做什

麼！」

　　鳴乾笑道：「不瞞樂翁說，我也難得看報，這些政治上的事情，和我們也沒甚關係，我們自己也難得看報，這些政治上的事

情，和我們也沒甚關係，我們自己也沒心思去管這種閒事，隨他做總統也罷，做皇帝也罷，我們生意人，只曉得做買賣賺錢，有了

錢，比做皇帝總統更適意，東翁你道是不是？」如海也笑道：「原是呢。便是他們做皇帝總統，也何嘗不為賺錢而來。不過做皇

帝，彷彿生意人吃貨，打海底籬笆，要一個人獨賺，就是美國的托拉司方法，做總統卻在臨時賺一批，後來須給別人賺了，說穿之

後，和做生意人有甚分別呢。」二人談談說說，不知不覺，已酒足菜飽，彼此各吃一碗稀飯，揩罷手巾，寫在如海賬上。鳴幹道

謝。如海笑道：「你喝醉了，朋友越老越變得客氣起來咧。」

　　鳴乾也笑了一笑，又對如海說：「保險費，明兒保險單送來時，理應付給他們。不過我們藥房中通莊銀子，不能夠數，還得請

東翁打一張划條給我，存在莊上，方可出銀票解保險費。」如海問有多少數目？鳴幹道：「一共二千六百四十六兩銀子。」如海

說：「這樣你跟我回去，我照數給你銀行划條就是。不過由藥房出銀票付保險費，也恐不妥罷。」鳴幹道：「這個做伙計的早已慮

及，故已運動了一個朋友，向他掉票，付給鄔燕記，再由鄔燕記出支票解保險費。就是那保險單，我也教他們送給鄔燕記呢。」如

海拍手稱妙。鳴乾又道：「不過還有一樁，我那朋友，他答應出五天期的支票，這裡划長，須給他明天即期的，讓他便宜五天拆

息，適才我已答應他了。」如海道：「這是極微細的數目，我就付他即期划條便了。」

　　鳴乾暗喜。當下二人出了菜館，徑往新閘如海家內，進書房，鳴乾坐下，如海開銀箱取出銀行划條，填了二千六百四十六兩一

張，交給鳴乾。鳴乾接來懷在身畔，正欲告辭，忽然樓上打發一名丫環下來，請杜師爺慢走，奶奶有話相問，馬上就要下來了。鳴

乾猛想起，昨兒主母托他請黃醫生這件事，今兒早起，忘向醫生說了，恐被薛氏見怪，先對如海說：「啊喲，我今天早上為著打棧

單，和租鄔燕記房子兩樁事，來不及知照黃醫生，來此替奶奶看病，這是奶奶昨晚托我的，實在該死。」

　　如海此時，已多喝了酒，聽鳴乾這般說便道：「你聽她呢，她們女人有一點小病，就愛裝腔作勢，要請什麼醫生，你先回去就

是，少停我替你對她說便了。」鳴乾趁此機會，溜之大吉。薛氏下來，不見鳴乾，問如海你的伙計那裡去了？如海道：「他有他的

正經，自然回店去了。」薛氏道：「我不是打發人教他等一會的嗎，他怎麼這般要緊跑了呢？」如海道：「是我打發他有事，命他

先走的。他是我的伙計，我要他走，他自然只得走咧。」

　　薛氏怒道：「我又不同你淘氣，你為甚講這些話？我因昨兒托他請黃醫生看病，今兒醫生沒有來，因此想問問他，幾時醫生有

空，他等我不及要跑，自然只得讓他跑的，為何要你對我強聲硬氣，大約你這人要變死咧。」如海笑道：「還是留我活著的好罷。

我活著你做少奶奶，享福受用，而且我不久就要發財，我死了財既發不成，還要拖虧空，更帶累你做孤孀，論理我又沒親生兒子，

要銀錢何用，死也沒甚丟不下，只搭不得一個你呢。」

　　薛氏聽他言語不利，一手掩住他的口，說你酒喝醉了，快到房裡睡罷。如海哼哼哈哈，隨他上樓。這時鳴乾也到了藥房，先要

緊打電話到醫院中，通知黃醫生，明兒早上，往錢老闆公館，替奶奶治病，他若問你今兒為甚不去，你只說事忙沒空便了。醫生應

允。鳴乾放下聽筒，覺得忙了一天，身子頗乏，也就早為安歇。一宿無話，來日起身，鳴乾第一要緊的便是如海隔夜給他的一張划

條，打發人落回單簿，送往錢莊上，收了他的賬，然後帶著自己的一張支票，往寶善街鄔燕記土棧，找尋燕貴。燕貴見了他，已不

敢放出從前做朋友時候的面目，因鳴乾曾答應他支三十塊錢一個月的薪俸，自己便是他伙計，所以恭恭敬敬，同他進賬房坐了。鳴

乾問燕貴，你現在可有錢莊往來？燕貴道：「不瞞杜翁說，錢莊往來，雖有一家，起先本由一個朋友擔保一千兩銀子進出的，我因

獨家往來，不能不自繃場面，所以一向沒敢用透頭他們，寧使別處移東補西，莊款可分毫沒敢妄動，故而今年財神生日，他們依舊

獻元寶，送往來摺子給我們，不意我這朋友，他不知在哪裡得了風聲，恐怕我小店支持不下，套在他的頸上，突然向莊上取消擔

保。幸虧那跑街先生，常到這裡來吸鴉片煙，同我相好，留我的面子，沒將那莊摺要回去。然而無人作保，已用不動銀子，必須有

錢付了進去，方能打得出他們的票子呢。」

　　鳴乾聽了，點點頭，又問：「你這裡可有支票簿嗎？」燕貴道：「有雖有一本，不過牌面好的人，寫出去可當銀子，我們壞牌



面，填了字，當他草紙用，還怕有墨跡在上，未免糟蹋聖賢，很覺罪過呢。」鳴幹道：「只消有支票簿好了。我因用你的名字，保

了一批險，不便自己出票子付保險費，必須掉用你的支票。至於錢莊解款，有我替你付進去的，包你不坍台便了。」燕貴笑道：

「那個你幫我熱鬧熱鬧，繃繃我的場面，有甚不妙。況且這裡鄔燕記，已不是我姓鄔的了，是你自己之產，你愛將他怎樣，便由你

怎樣就是。」說時打開賬箱，將莊摺聯票，和許多圖章，一併交給鳴乾。鳴乾揭開聯票簿，見還沒開過簿面，覺得填第一號的，拿

出去不甚好看，因剩開二十張，仍教燕貴落筆，填一張第二十一號支票，二千六百四十六兩五天期銀子，又教他開了知照單，附入

自己那線支票，一併夾在莊摺內，命一個小學生送往錢莊過賬。這裡鳴乾安排定當，專候保險公司送單子的人來。不多工夫，果然

富國公司打發一名出店，送保險單來了，附著一張字條，教他們送銀子去取收條，上面不注多少數目，這是王先生照顧鳴乾，恐他

從中賺著後手，因此不落筆跡，免被旁人看破。鳴乾本是內家，一見頗感他的情意，當下蓋印鄔燕記回單，給那出店走後，自己也

用鄔燕記送銀簿，落了銀子數目，對燕貴說：「你這裡可有伶巧些的學徒，請你打發一個，將這銀票送往富國公司，必須帶回收

條，不可弄錯。」

　　燕貴道：「小店裡學徒雖有幾個，皆因去年生意不佳，欠了他們的鞋襪錢，沒付得出，故而今年有幾個年紀大些的都不來了，

現在只剩兩個，一個就是適才差往錢莊去的孩子。還有一個，歲數中比他大幾年，可惜資質太鈍，還有幾分呆氣。除了他，要揀伶

巧的，實在是一個也沒有了。」鳴乾想了一想道：「我看付銀子取收條，這兩件事大約他還不致弄錯罷。」燕貴道：「我也這般

想。」鳴幹道：「如此就著他去便了。」原來那學徒名字就叫做阿憨，還不知是店中人見他太呆，題他的諢號。燕貴一聲喊：「阿

憨進來！」

　　鳴乾看他已有十八九歲年紀，長得很為肥胖，滿面呆氣，站在當地，兩眼不住向鳴乾觀看。鳴乾倒被他看得難以為情起來。燕

貴將銀票賬簿給了他，說：「你往富國保險公司，將這張票子，交給他們，教他們在賬簿上蓋一個印，還向他們要一張收條，帶回

來不可弄錯。」阿憨接了，一語不發，轉身便走。燕貴喚他回來，說：「你慢慢的走，適才我對你說的什麼，你講一遍我聽。」阿

憨道：「先生差我到富國保險公司去。」燕貴說：「不錯，還有什麼？」阿憨道：「一張票子，一本賬簿，把賬簿給他們，在票子

上蓋一個印，問他們買一根蚊煙條帶回來。」鳴乾聽說，忍不住笑了。燕貴頓足道：「該死，一來就差了。我教你將票子給他們，

在賬簿上蓋印，問他們要了收條回來，誰教你買什麼蚊煙條呢！」阿憨說：「曉得了。」

　　燕貴命他再說一遍，這回可沒有錯。燕貴令他快去快來，阿憨跑了出去，忽又回來，對燕貴說：「先生，這富國在外國還在中

國？」燕貴笑道：「呆蟲，富國是店名，就在這裡三馬路。」阿憨說：「三馬路在哪裡？」燕貴道：「在二馬路隔壁。」阿憨道：

「二馬路又在哪裡呢？」燕貴怒道：「我沒工夫替你畫地理圖，你到外間去問，或者找一個人伴你去便了。」

　　阿憨出來，想找一個人伴他前去，不意問問這個不肯，問那個又不肯，仍只得一個人出來，他卻頗歡喜沒人伴著他，因他走在

馬路上，遇見小孩子打架，或者巡捕捉討飯的，都是他生平最愛的玩意兒，一個人自由自在，可以跟來跟去觀看，差不多在路上走

了一點餘鍾，還沒到富國公司。幸虧他還算伶俐，走到不認得路的時候，頗善問人，問了這個，再問那個，逐段問去，居然被他問

到富國公司門口，走進去，可巧保險公司中人正在用飯，茶房命他旁邊站一會，這一來真所謂惡作劇，阿憨別的能為雖然沒有，腸

胃中的消化力頗大，吃過飯極易肚饑，他還是早起吃的三大碗泡飯，此時午牌已過，況又跑了不少路，腹中本已饑餓，何堪眼睜睜

站在一旁，看人家吃飯。加以肉香菜香飯香三股香氣，不約而同的送進他鼻管中，鼻為人身正竅，上抵泥丸，下通湧泉，腸胃各處

沒一處不設著機關部。此信一傳，許多蛔蟲都蠢然欲動紛紛向阿憨交涉，教他那裡抵抗得住，饞涎也流個不止，兩眼直望著桌上的

幾碗小菜出神。見內中有個三十左右年紀，瘦長面孔的朋友，座位正對著自己，吃小菜最為手快，眼見得他半碗飯吃了五個肉丸

子，三塊紅燒肉，兩筷臘腸，四調羹三鮮汽，阿憨暗想自己在店中，多吃了小菜，不免被賬房先生痛罵，此人如此善吃，沒人說

他，一定是他們老闆，或者當手先生，心中頗欽仰其人。待他吃罷飯，即將銀票賬簿一併交在他手內。

　　阿憨的眼光倒也不弱，這人非別，便是公司中大有權柄的杜默士，當下默士看見鄔燕記三字，猛想起昨兒那批保險，也有鄔燕

記的名字，今兒的保險單又都送至鄒燕記蓋印，看光景這鄔燕記一定是個極大的大土棧了。但這一本回單簿，已連用三年，還沒用

到一半，今年送銀子，也只開頭第一筆，生意大的土棧，決不如此。若說他們生意小呢，為什麼有這許多存貨保險交易？而且他們

開了年到現在，一爿錢莊的支票，已填出二十餘張，往來未可為小，因何外間沒甚名氣，這倒奇怪得很。又看看來人兩眼倒掛，呆

容可掬，一想要知實情，不如問這孩子，因將他喚到自己寫字間內。

　　此刻時候尚早，一切辦事人等都沒有來。默士閉上門，對阿憨說：「你叫什麼名存？」阿憨道：「我叫阿憨。」默士笑了，

說：「誰給你取的名？」阿憨道：「先生取的。」默士問：「你先生是誰？」阿憨道：「我先生他有一個名字，叫做烏龜。」默士

大笑說：「為什麼叫烏龜呢？」阿憨道：「他姓鄔，所以我們背後都叫他烏龜的。」默士道：「姓鄔可就是鄔燕記老闆麼？」阿憨

詫異道：「你怎麼曉得的？」默士道：「我猜猜罷了，他大約很有錢呢！」阿憨道：「錢是有的，可惜吃鴉片煙吃完了。」默士

道：「莫非他現在窮了麼？」阿憨道：「我不曉得，別人都這般說他，我也這般告訴你。」默士點點頭道：「現在你們還做土生意

嗎？」阿憨搖頭道：「不做長久了。去年我們先生還買賣煙灰，因他常將好灰的脂膏提了，把渣子賣錢，因此今年沒有敢來買他

的，他也不敢收進來。」默士道：「照這樣說，你們生意不做，開銷倒很大的呢。」

　　阿憨道：「我不知道。我每一個月，只有四百文月規錢。別人的工錢，聽說也有欠的，還及房錢也欠了三個月。不是杜先生來

幫他的忙，早已釘了門咧。」默士暗說：「著了。」又問杜先生是什麼人？你認得嗎？」阿憨道：「我不認得。聽別人說的。」默

士道：「今兒你送給我這張銀票，是那裡來的呢？」阿憨道：「先生給我的。」默士道：「你先生一個人給你的呢？還有別人一同

在座？」阿憨道：「有有，那人自大前天起，已來了好幾回咧，還同我先生進去看過棧房。」默士驚道：「你們還有棧房嗎？」阿

憨點點頭。默士問：「你們棧房內堆些什麼？」

　　阿憨道：「有好多垃圾，昨兒都掃出去了。把我一隻破箱子，也給垃圾馬車車走咧。我要出店司務阿土賠我，他把我頭上打了

一下，至今還有些疼痛呢。」說時，心中想起苦處，不覺流下眼淚。默士安慰他休哭，再問他你們出乾淨棧房，預備堆什麼東西？

阿憨說：「不知道。他們講杜先生有貨堆進來呢。默士道：「那常來人，是何面貌？你記得麼？」阿憨道：「記得的。瘦長身子，

面孔很黃，鑲金牙齒，高鼻樑，鼻頭像鉤子一樣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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